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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研究路径是我有意识的选择
——陈静教授访谈录

陈　静 高旭东

受访人简介：陈静，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

级研究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发起成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

究员，《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编委、《数字人文》编委、《数字人文研究》编委、

Reviews in Digital Humanities编委、Positions：Asia Critique评审。

采访人 / 整理人简介：高旭东，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仰望咖啡厅

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4日

问：在数字时代到来时，您如何考虑并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答：我为什么涉足数字人文研究？简单来说，这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我的

动机有关。首要原因是社会环境，随着 IT时代（Information Technology Time）

的到来，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数字人文自然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这有些

类似于工业革命对于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意义。在数字技术的大环境下，我们进入

了数字社会。当然，以后可能有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但是技术发展有其自身趋

势，它不是社会自发生成的，而是我们（人）和社会互动的结果。看似偶然性的

结果，事后看来往往带有其必然性。同时，我们把数字人文放在具体的小环境中

看，个体对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判断也和个体的选择有关，这是一种自身基于复杂

社会发展的理论判断。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数字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的。数字

技术的渗透力很强，不但对工业生产、社会组织形态会产生巨大影响，也深深影

响着个人的经验，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着生活感受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有的人对

数字社会一直保持批判，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人工智能对人的奴役和主体性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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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甚至对人的最终取代。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对于数字技术持有一种建设态度。

我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也不是技术的反对者，我相信新信息技术会为社会带来改

变。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好是坏，取决于人是好是坏，结果的发生在于人和技术的

互动。我希望采取积极的参与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发展中必须认识、理

解和掌握技术，包括学会、使用和开发程序编码、机器语言等各类技术的语言。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和个人态度的指引下，我选择了数字人文研究路径。在

硕士阶段，我主要进行文化和媒介研究。读博期间，我主要研究电子文学这一新

媒体文学艺术形式。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技术不仅仅会进入

工业生产，还会进入精神生产和建造。于是，我在博士后阶段进入数字档案研究

领域，开始了民国报刊广告的数据库建设。我逐渐发现，建设数据库不是发布广

告、收集数据这么简单，而是需要研究在数字世界里形成的一系列非常规系统的

规范和要求。怎么获得、评估、建设这些数据，始终是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对

技术社会的判断和当下的工作内容，决定了我有意识地去选择适合的、有用的研

究路径，这就是我发现数字人文领域的过程。简而言之，数字人文的研究路径既

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特别寻找的结果。

问：能否请您举例谈谈，数字人文和您的具体研究有何关系？数字人文如何

帮助您解决了学术研究遇到的问题？

答：我目前的数字人文研究和我自身的学术路径密切相关。正如刚才提到

的，我从早年的文化和媒介研究、电子文学研究，到现如今研究图像视觉知识生

产，这种转变具体的学术动机就是——我想研究媒介转型时期的视觉知识生产问

题。在文化研究界及艺术学界，我们以往基本认为，图像只是文本的辅证。在传

统艺术图像学和艺术史的范式下，我们还是用文字来解释图像。结果发现，文字

解释图像的效果往往不如用图像直接描述和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图像具有自己

的特殊性，因为我们直观观看是具有视觉性经验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量的

图像只是存储下来的数字状态，比如用硬盘等媒介存储，用手机建立档案化的文

件，等等。这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把已有图像和数字媒介化之前

的图像转换为数字状态？我们既然保留了想要保留的东西，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数

字图像？还能否用原来的方式来研究它们？当下，传统的物质载体纷纷转换成数

字载体，我们遇到的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出新的知识？而这种知识

是只有视觉性的经验才具备的，是文字所无法表现的。

我认为，研究和实践结合，通过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是我们的研究特色。我将

从以下几个研究个案来具体阐释我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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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首先，是民国报纸商业广告项目。我们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可以在民国时

期的微缩胶卷上进行元数据标记和数据分析。我们的人工研究者会根据内容来标

注信息并进行提取。比如，我们会标记某种商品发布的时间、地点、生产地，等

等。这个项目做了五年多，实际上整合了1870—1940年之间国内外三十多种报

纸。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和历史学家积极合作，重点关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的现

代概念如何伴随着外国资本一起进入中国。我们还关注了商业买卖如何生发、视

觉经验如何形成等问题。

之后，我们开始了中国大运河（江苏段）虚拟展示平台项目，涉及到大比

例尺的具体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不可移动的文物带入虚拟空间？大运

河绵延一千多公里，在江苏段上上下下有非常多的遗产点，我们如何才能无遗漏

地把遗产点和历史文献信息结合起来？——这需要我们逐步去了解。我们与南京

博物院合作，与建筑学、历史学背景的同事合作，一起建立了大运河图像网站，

用机器学习处理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将元数据和多媒介资源进行了主题管理和

整合。

再之后，我们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

单一的文物研究不同，它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不仅涉及文化手工艺和匠人的个

人经验，也是一种复杂的网络再生系统——即知识再生网络。我们重点思考了如

何克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经验分散的缺陷，希望通过一种平台将它们关联起

来。在专家、欣赏者、消费者等不同层次上，我们讨论了视觉经验模型，建立起

网络平台。举例来说，我们进行了云锦色彩的数字研究，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文本

挖掘、基于传统植物染色的色彩复原以及文物色彩的化学分析等手段，综合测定

云锦的颜色，并通过LAB、RGB、CMYK等国际通用色彩系统，在数字软件中将

传统色彩与现代色号一一对应，试图解决传统丝线染色没有标准化的难题。

此外，我们还做了历史影像的个人档案库项目。大家现在常使用手机拍照，

以后留存下来的大量照片会制造大量记忆——这是谁的记忆？以前，新闻媒介是

主要的照片传播载体，产生了较大的公共影响。但是，机构会改变、报纸会被扔

掉，历史在遗失。我们希望通过影像底片和文献建立数字平台，将底片和文献数

字化后放在平台上，形成一种大的集合——也就是集体记忆。我们希望通过建立

一种更大的社会图景，将单一写作变成集体写作。

我不认为这样的集体记忆塑造与宏大叙事的回归有关，这涉及到公共史学

领域的问题——整体历史观才是宏大叙事。我们希望从小的历史概念和场景出

发，没有预设普适性和整体性的观念，在具备基本准则和观点的基础上，从下往

上做，从数据入手，进行分析和展现，希望解释蕴含在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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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与传统的人文认知相符的。这种作法和以往的抽样作法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数据

是变化的，问题也是变化的。几组不同的数据都在描述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就

先做描述性的基本判断，再去解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动机，而非宏大叙事一般

“自上而下”地研究。我认为，技术和数据是有“偏见”的。什么人的什么东西

被记录，可能是基于个人的选择——被自身以及其他人认为重要的才会去记录，

但这样的偏见不一定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总体上，我关心的大部分问题在于历史影像、商业广告、历史地理、数字采

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物质生产资料决定生产关

系，因此基本上，我认为不是单纯地想做什么研究就找什么工具，而是有些问题

只能依靠现有的技术条件才能解决，才能发现问题在哪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过程。比如，我们测量大运河，以前是手工丈量，之后有工具辅助，再到后来的

卫星测绘，一直到现在的无人机测绘。当前一些较轻便的、易操作的方法，支持

我们进行回访和小尺度的密集调查，这会使我们得到和之前十年一次的调查不一

样的结果。再比如，以前一张300DPI的图片、一个3.5TB的储存盘已经很大了，

但现在有了大规模存储设备和影像设备，图片可以达到一亿四千万像素，我们可

以看到更多细节，发现更多新的问题，如材质、色彩、计算、数字模型，等等。

此外，古人通过一点一点翻书来找文献资料，而现在的机器学习的统计方法可以

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说，在新环境下，我们用不一样的解决方式，用

新方法和新工具，不但可以解决老问题，还可以提出新问题。

问：您认为数字人文存在局限吗？在您看来，未来的数字人文可以有哪些新

发展？

答：数据是无法穷尽的，我们能够获取到的总是一个有限的集合，能回答的

问题也是有限的。如果用了错误的方法，结论也可能有错。所以我认为，数字人

文当然也有其局限，因为它还不是高度成熟的范式，它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它

目前还难以取代已经有的传统人文研究方法。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一蹴而就地得到一种完美的方法，而是要看回答的是什

么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人文研究和科学方法不能分裂，人文和科学唯一

关心的是非判断依据，都在于问题是否被正确解决。当然，复杂社会的问题不能

用一种标准全部解决，我们希望用多学科方法进行问题判断和解决。比如，我现

在关心人工智能的艺术性和创造性问题，那么传统的研究路径就难以继续，必须

了解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哲学、艺术、数字技术和算法等多学科的知识。

我不同意数字人文可以涵盖全部人文研究，不能依靠一种方法论，而是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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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据问题需要来选择视角。我也不秉持多元相对论的看法，尽管在价值判断上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变成宽泛的价值判断，一定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取舍，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定的观点和看法。

总体上，我对数字人文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为什么人文和技术一定要冲

突呢？历史上，我们有过“全才时代”，在达芬奇身上，就不存在人文和技术的

割裂。我认为，目前人文和技术的分离，更多是教育体系和学科分化导致的，而

不是艺术和人文自身的问题。这是一种评价体制问题，不是人文或技术自身能回

答的。我们可以通过举办数字人文的研究生论坛、建立评奖制度等，促进数字人

文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然需要掌握多种知识。尤其是

如果希望能培养出新时代的全才，希望他们有所创造，那我们这些教育者本身就

越来越需要懂得各方面的知识。

（编辑：严程）


